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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走就走的旅行◇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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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周宏伟

二零一五年，父亲走了。又过
了一年，母亲也走了。从此，我们
兄弟姐妹六人成了没根的浮萍。
大哥说，就从今年起，兄弟姐妹们
轮流坐庄，每年请客聚一次。就老
兄弟、老姐妹们和各自的老伴参
加，小辈们就不叫了。如此这般，
一晃已过十年，排行最小的我，竟
也马上就成“花甲少年”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
亦如此，聚一次，少一次了。

前天，二嫂做东，邀我们去
聚丰大酒店。除了三年前突然离
开的二哥，其他人一个不少。席
间，我提议大家随我去金湖住两
天，去看看我厂里养的几十只鸡
呀、鸭呀、鹅呀，还有一群羊咩
咩。兄弟姐妹们难得相聚在一
起，去回味一下童年的农村生
活。大家都说好，反正子女都已
成家立业，了无牵挂。

于是，十一个人分坐两辆
车，一路向北。

六年前，我去苏北创业，开了
两爿厂。第一次去金湖考察，是大
哥陪我去的，他是我下海创业的
领路人。大哥今年72岁，小时候
放过牛、种过地，高中毕业后应征
入伍，入党、提干、转业，分配在工
商银行的乡镇支行当领导，后来
又和几个同学一起办企业。退休
后和一帮战友们游山玩水，优哉
游哉。近年迷上了摄影。大嫂说，
老大出去旅游，除了不和垃圾桶
合影，其它地方是都要拍照的。

车里放着些老歌，谁也没说

话，只听着那旋律在车厢里悠悠
地荡着。大哥坐在副驾驶上，头微
微仰着，像是睡着了，又像是醒
着，这模样，像极了当年的父亲。
妈妈在世时常讲，大哥7岁时就会
背着两罐奶粉，从玉祁乘轮船到
石塘湾，去探望刚刚出生的二哥。

到达金湖时，已近黄昏。我
的厂就在淮河入江通道旁的银
涂开发区，周围是宝应湖、高邮
湖、白马湖。进入厂区，便先听见
狗叫、猫叫，以及车间后面围栏
里传来的鸡、鸭、鹅们叽叽咕咕
的声音。一群羊争先恐后冲过
来，以为我要给它们喂食。

兄弟姐妹们一下车，便都成
了孩子。大嫂挽起袖子，就去捡那
草窝里还温热的鸡蛋，口里连连称
好。三个姐夫呢，背着手，踱到羊群
边，一本正经地品评着哪只羊更肥
壮，仿佛自己是个极在行的庄户
人。三个老姊妹，则围着一群摇摇
摆摆的雏鸭，笑得直不起腰。那笑
声是清越的，毫无挂碍的。

池塘边，二嫂凝视着宽阔的
水面。也许，只有她在大家的欢
声笑语中想起了二哥。在我们兄
弟姐妹中间，二哥是最聪明、最
健康的，但造化弄人，他却最先
离我们而去。小时候的二哥很顽
皮，大哥出去当了兵，他便在家
里摆大王。二哥在外面经常和小
伙伴们打架，在家里也要和大
姐、二姐争吵，但却从不欺负我
和三姐。还记得，我最喜欢跟着
二哥去楚家浜钓鱼，肩扛一根钓

鱼竿，手拎一只塑料桶，像只蹦
蹦跳跳的跟屁虫。钓到了鲫鱼或
串条头，我马上往家送，奶奶见
了眯眯笑，立即去鳞挖肠，放点
毛豆子隔锅蒸，那滋味，鲜掉了
眉毛。二哥钓到了鱼，自己从不
吃，说鱼刺会卡喉咙……

我招了招手，妻便走过去喊
二嫂一起去烧晚饭。晚饭很简单，
大铁锅煮的新米饭，喷喷香。从湖
边买来的鲫鱼，用豆腐炖了，汤色
乳白。鸡蛋是刚从鸡窝里掏出来
的，和菜地上割来的韭菜炒一炒，
色香味全有了。门卫的老陈杀了
一只三年老鹅，放在另一只铁锅
里，用捡来的柴火慢慢地炖着。我
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喝着茶，
等二姐夫蒸的大闸蟹端上桌。

夜里，我独自走出厂门。月
亮还没有上来，只有满天的星
星，像一颗颗被水洗过的钻石。
湖水静得没有一点声息，偶有水
鸟扑棱一下翅膀，那声音便显得
格外空灵。夜幕里，我又想起了
二哥。他要是还在，我定要拿出
珍藏的好酒，跟他好好喝两杯。
可是，人生大抵如此，你以为来
日方长，却不料，有些筵席，散得
竟是这样猝不及防。

卖棉花糖的是个头发花白
的老人，推着辆吱呀作响的小
车子，停在老树下叫卖。车头
插着几朵刚做好的棉花糖，蓬
蓬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柔
软的光。

他正低头调着机器，见我
来了，也不急着招呼，慢慢地从
桶里舀了一勺糖，问：“要个什
么样的？”我说，想要一朵云。
他裂开干瘪的嘴笑了，眼角的
皱纹堆起来：“云有各种样子，
胖的，瘦的，你随便挑。”

我要朵最大的。老人转动
竹签，糖丝一缕缕地飞出来，缠
绕着，堆积着，渐渐有了形状。
这过程让人心安——砂糖是看
得见的，一会的工夫就成了轻
飘飘的云朵。他做得很仔细，
偶尔用竹签这里挑挑，那里补
补，好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

棉花糖做好了。捏着棉花
糖的柄，确实像把云朵摘了下
来。我不敢走快，怕它散了，小
心翼翼地走在巷子里。

这条巷子，我走过无数遍，
今天忽然变得新鲜起来。墙头
的猫在打盹，阳光透过槐树叶，
在地上画出明明暗暗的影子。
一个孩子拉着他妈妈的手，指
着我的棉花糖咿呀说话。我撕
下一小块给他，他小心翼翼地
接过去，眼睛里充满了亮色。

我想起小的时候，也是这

样的下午，父亲带我买棉花
糖。我总舍不得吃，拿着它走
很长的路回家。可棉花糖是不
等人的，还没到家，就塌了一
半，手上脸上都黏糊糊的。父
亲说，美好的东西留不住。现
在我好像明白了这个道理。

手里的云朵在一点点变
小，每撕下一块，都甜得恰到好
处。不是那种浓烈的甜，是淡
淡的，化在舌尖上，很快就没
了。

走到巷子尽头，云朵只剩
下光秃秃的竹签。我回头看
看，卖棉花糖的老人还在树下，
正给另一个孩子做云朵。这场
景很平常，却让人心里软软的。

我们总在赶路，赶着上班，
赶着完成各种各样事。可偶
尔，也该允许自己停下来，买一
朵云，慢慢走。不是真的买什
么，是给自己一个理由，把脚步
放慢，看看平时错过的那些美
好的瞬间，比如墙头上的猫，比
如孩子脸上的笑容，比如阳光
在树叶间跳舞的舞姿。

现在我常想起那个下午。
其实我们的生活里这样的时刻
不少：清晨第一缕光照进窗户，
深夜读书时手边的热茶，甚至
雨天里偶然闻到泥土的香气。
这些都是我们向日子“买”来的
云朵，不需要多少钱，只需要一
点留心，一点闲情。


